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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 言

　　浏览于元杂剧的园圃，我们将发现这是一个万紫千红、云蒸

霞蔚的胜境，而其中的包公戏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葩；它
同其它优秀的杂剧艺术成就一起，标志着中国一种新文学体裁

的崛起，给古代文坛，带来了蓬勃的生机，造成了中国文学史的

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，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一

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，曾经出现过一些清正廉明、执法
不阿的官员，他们虽然为数不多，且大都是地方官员，因此在历

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大；但是在民间，他们的影响却很不小，

历来被作为“清官”、“青天”而代相口碑，传颂之不足，还写进书
里，搬到舞台上，百代而不衰，包公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。

包公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。目前我们仅能在《宋史》和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的简单记载中知道一些，包公本名包拯，宋
朝庐州合肥县（今安徽合肥市）人，主要活动在北宋中期仁宗时

代，他进士出身，曾任过知县、知州、开封府知府、西北转运史、右

司朗中等职，死后谥“孝肃公”，包公即由此得名。因他授过天章
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，故后人又称之为包待制、包龙图。

包拯所生活的北宋王朝，是一个文人各为高名，勇于谏诤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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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。苏轼在为欧阳修文集所写的序文《居士集序》中，说当时

“天下争自濯磨，以通经学古为高，以救时行道为贤，以犯颜纳说

为忠”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。由于从宋代开始农村

以土地租佃制为主，减少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封建社会已发

展到成熟阶段，自唐武则天打击门阀贵族，几经反复，经过五代十

国的动乱，至宋代门阀观念受到较为彻底的扫荡，所以非贵族地

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登上政治舞台。科举制度也有了进一步

发展，不仅录取人数几十倍地增长，而且一登进士第，即可入仕，

各级官员大多数皆由科举步入仕途，为了防止大臣专擅，北宋又

重视台谏。苏轼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：“历观秦汉，以及五代，谏争而

死，盖数百人。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

升。”这些政治情况，都是宋代阶级关系变化的反应。因而，在北

宋文人中也形成了一种关心政治，敢于说话的政治局面。

包拯作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员，在他的身上突出地体现

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特色。据史载：包拯在长达三十几年的仕宦

生涯中，特别是在任开封府尹期间，是以关心民间疾苦，正直廉

明著称的。他要求抑制宦官贵戚的特权，严惩贪官污吏，直言勇

谏，“举刺不避乎权势”。他曾多次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，曾

七弹酷吏王逵，有时甚至在朝堂上将其怒骂。他以封建统治阶

级的长远利益和民本思想为出发点，关注并努力解除民间疾苦。

曾多次赈济陈州、江淮一带的灾民，也曾多次“为民请命”，要皇

上“量民间疾苦”、“轻徭薄役”。针对江淮、江浙等地夏税折现金

带来的灾难，他一再上书皇帝，说：

　　且民者，国之本，财用所出，安危所系。而横赋暴取，不

知纪极。若因此流亡相应而起，涂炭郡邑，则将何道可以卒

安之。（《包拯集·请免江淮两浙折变一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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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说：

　　而又民间钱贷绝难出办，若不特赐宽卹，窃虑下等不济

人户，以官钱窘迫，必致流亡。强壮者尽为盗贼，老弱者转

死沟壑，不独骚扰郡邑，抑亦离去畎亩。矧国家财用所出，

尽在东南，不得不深虑也。（《包拯集·请免江淮两浙折变

三》）

他还多次为冤狱平反，以便使“幽冤得伸，狡吏得惧”。在个

人生活上他“仕宦通显，奉己俭约，如布衣时”。因而，《宋史》说

他：“性峭直，恶吏刻苛，务敦厚。”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他：“以威

严为治，名震京师”，“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

之。”《宋史》还记叙说包拯的“美名”当时连童雅妇女都是熟悉

的。民间有谚语说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这正是包拯由历

史人物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的深厚民众基础。但包公

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推崇，成为民间大众长期酷爱的人物，却实在

是艺术的功劳。

以包公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在宋人话本中就已经开始出现。

大约在宋室南渡后，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，“瓦舍勾栏”文学的发

展，民间流传的包拯故事，已开始被“说话人”作为艺术创作的题

材了。现今我们知道的《合同文字记》和《三现身》均应是最早的

包公断案故事。但总的看，宋代话本此方面题材毕竟很少，且情

节简单，形象单薄，远不如那些爱情题材的话本来得生动。包公

故事在宋代只是初步流传。

若论真正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包公的艺术形象，当首推元人

杂剧。应该说，包公故事肇始于宋，但却发扬于元。元代初期，

戏曲艺术进入成熟阶段，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被大量引进杂剧，

出现在舞台上，包公形象第一次脱离传说阶段而步入文学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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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画廓。从《录鬼簿》、《元曲选》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等所刊杂剧

剧目来看，写包公断案故事的有十七种之多，尽管这些包公戏风

格不尽相同，成就也高低不等，但它们却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而

成熟、在以后数百年的历史上给中国人民以很大影响的包公形

象，这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
包公戏在元代的勃然兴起，数量之多，题材之广，成就之大，

确是文学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，这一现象的出现，应当从元

代社会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去寻找根源，因为正如鲁迅所指出的：

“各种文学，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。”（《现今的新文学概观》）元代

是一个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都很沉重的时代，政治黑暗、吏治腐

败、特权横行、贪官作恶。元蒙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他们的野蛮

统治，把全国人分成四等，蒙古人再加上色目人（包括投靠了他

们的部分汉族地主）共同统治着三等汉人和第四等南人。他们

的刑法明文规定：蒙古人、色目人和汉人犯法，分属不同机关审

理；蒙古人打汉人，不得还手，打死人只流放北边或赔一头牛；汉

人不得殴打蒙古人，打死人一定要偿命。这样，广大民众不仅受

着最残酷的剥削，甚至丧夫了最基本的人权。饱受贪官污吏、恶

霸豪强鱼肉的人民群众，渴望摆脱这种苦难的命运。但由于历

史条件的限制，一时还找不到真正的出路，每每把自己的希望寄

托在曾经打击过豪强贪官的“清官”身上。那些比较接近下层民

众的作家，要表达人民群众这种反抗情绪，但又处在文化专制主

义的重重罗网之下。元代法律还规定：“凡妄撰词曲意图犯上恶

官，处死刑”；“凡乱判词曲讥议他人，处流刑。”作家们无法正面

抨击黑暗现实，只能求助于历史亡灵，借古喻今，把历史题材作

为反映和揭露不合理现实的盔甲。于是作家们不约而同把长期

流传在民间的包公故事作为题材，纷纷创作包公戏，用包公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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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曲折地反映元代社会现实，借颂扬包公来寄寓广大民众对黑

暗现实的愤懑与不平。这正是元杂剧包公戏大量产生的深刻社

会根源。

二

元杂剧包公戏的创作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元代前
期，二是在元末明初。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以其杂剧《蝴蝶梦》和

《鲁斋郎》，奠定了包公戏的现实性基调。在包公戏创作的第一

阶段，包公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为直接，反映的面也较广泛，

既有家庭纠纷，也有权豪势要的横行。至包公戏创作的第二阶

段，作品的题材侧重于家庭问题、财产纠纷等日常生活方面，一

方面是对现实的批判相对减弱，另一方面则是神秘色彩的逐步

加重。但无论是前一阶段，还是后一阶段，包公戏在我们面前展

开了元代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情景，逼真地反映了封建市井生活

面貌，其成就是勿庸置疑的。

包公戏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以犀利的笔触，赤裸裸地揭露了

各种邪恶势力的丑恶面目，尖锐地抨击了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

黑暗，饱含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人民群众在黑暗的社会中的血

泪遭遇和痛苦呻吟，给出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人生图画。

包公戏中描写得最充分，揭露得最深刻，也最富有社会意义

的，是那些残民以逞的权豪势要和草菅人命的贪官酷吏。

当时所谓的权豪势要包括蒙古统治者，有地位的色目人，为

虎作伥的宋金降臣以及“附丽权贵，滥叨名爵”（《元典章》八“吏

部二”）的豪富之家，也就是以蒙古贵族为代表的元代特权阶级，

他们是虽然并不一定具体担任怎样重要的官职，即令是一个泼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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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，但身份很特殊，见官高一筹，直接以皇帝为靠山，气焰熏天。

《鲁斋郎》中的鲁斋郎，“嫌官小不为，嫌马瘦不骑”，“动不动挑人

眼、剔人骨、剥人皮”，他“胆有天来大，他为臣不守法，将官府敢

欺压，将妻女敢夺拿，将百姓敢蹅踏，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

诧”。他明目张胆对银匠李四说：“你的浑家，我要带往郑州去

也。你不，你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！”后来他又看中了张珪的

妻子，张珪身为郑州城中谁人不让他一分的六案孔目，但同样只

能乖乖地按时将自己的妻子送上门去，否则，就“是个死”，就要

“全家杀坏”。就连包公这样赫赫有名的“清官”要参他一本，还

要瞒过皇帝老儿，先把“鲁斋郎”改写成“鱼齐即”，才能把他斩

了，他的蛮横跋扈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！《陈州粜米》中的小衙

内说：“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，不论金银宝贝。但是值钱的，

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，就白拿白要，白抢白夺。若不与我呵，

就踢就打，就"毛，一交别番倒，跺上几脚，拣着好东西揣着就

跑，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，我若怕他，我就是癞蝦蟆养的。”

这真是一副肆虐而又无赖的丑恶嘴脸。《生金阁》中的庞衙内

说：“小的每便写个帖儿，寄与今场贡主去，说是我说来，就捎一

个官儿与他做。”至于杀人害命，就更是屡见不鲜。《蝴蝶梦》中

的葛皇亲“打死人不偿命”、“只当房檐上揭片瓦”，王老汉无意中

撞着了他，就被活活打死。《陈州粜米》中张#古因对小衙内粜

米营私舞弊不满，当即被锤死。《生金阁》里，“打死一个人如同

捏杀个苍蝇”的庞衙内，不但霸占了秀才郭成的妻子，铡掉了郭

成的头颅，连对此不满的嬷嬷也被捆了丢在八角琉璃井中。

这些权豪势要，为元代所独有，镂刻着鲜明的时代痕迹，具

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他们的横暴有皇帝撑腰，他们的罪恶有王

法庇护。具体道出这种情况的是“通制条格”卷二十八“杂令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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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豪霸迁徙”一条：

　　大德七年十一月，中书省福建江西道奉使宣抚呈：诸人

告豪霸之家，内有曾充官吏者，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，亦有

泼皮凶顽者，皆非良善。以强凌弱，以众害寡，妄兴横事，罗

织平民，骗其私，夺占妻女，甚则害伤性命，不可胜言。交结

官府，视同一家。小民既受其欺，有司亦为所侮，非理害民，

纵其奸恶，亦由有司贪猥，驯致其然。莫若严加禁治；各处

行省以下大小官吏，非亲戚不得与所部豪霸等户往来交通，

受其馈送，如有违犯，官吏依取受不枉结例科断。其豪霸茶

食安保人等，初犯于本罪上比常人加贰等，红泥粉壁，标示

过恶；再犯痛行断罪移徙；三犯断罪，移徙边远。如此少革

侵害小民之弊。刑部议得，除见任官吏不得于所部之内，受

要馈献，已有禁例外；据各处豪霸凶徒，非理害民凌犯官府，

合准奉使宣抚所拟，严加禁约。敢有违犯之人，初犯痛行断

罪，于门首泥置粉壁，书写过名，若三年改过，许令除籍。其

有不悛再犯者，加等断罪，迁徙迤北地面屯种。部省准拟。

这是一通重要文献 ，这些被称为“豪霸”的，也就是所谓“权豪势

要之家”的人，是在怎样地压迫人民！《元典章》五十七“刑部”十

九“禁豪霸”“禁治行凶泼皮”一条所记：

　　至大三年正月二十二日，行省准尚书省谘 至大二年十

一月二十六日奏：前者禁治行凶泼皮，交伯胜、乞失刺、撒都

了、也了干这四个提调上位奏来，如今撒都了说：有行凶的

泼皮每，一遍撒泼皮呵，要有罪过，它的门首泥写红粉壁；第

二遍第三遍撒泼皮呵，要了罪过，交拽车配役呵；怎生奏呵，

那般者，各处行文字晓谕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都省谘

请 钦依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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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泼皮”事件，竟然要闹到大可汗前面去，又经指派四位大臣

研究处理，如果“泼皮”不是主要影指蒙古人，这似乎是不近情理

的。处罚之轻微至多不过迁徙北方屯种，实则就是遣回老家去，

这便是“打死人不偿命”的扣得很紧的注脚了，包公戏对权豪势

要的揭露和批判，触及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尖锐问题，有

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元杂剧包公戏刻画贪官酷吏的丑恶嘴脸，同样是惟妙惟肖

的。

贪脏枉法是封建官吏的共同特征，在元代表现得更加露骨，

他们巧取豪夺、目无法纪、肆意妄为。请看《灰阑记》中的郑州太

守苏顺的自白：“虽则居官，律令不晓，但要白银，官事便了。”遇

有案件，全由那个贪如豺狼，狠如蛇蝎的赵令史一手包办。还说

什么“今后断事我不瞋，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，笞杖徒流凭你问，

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”。话语虽简单，却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法

律无用，钱财决定一切的实情，在《神奴儿》中，外郎方才下令要

杖打李德义，但一送银子，便改口说：“看起来这个妇人是个不良

的。”《鲁斋郎》通过张珪的自道，揭露出官吏的罪恶：“冒支国俸，

滥取人钱，那里管爷娘冻馁，妻子熬煎。”“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

戴着金头面，送的人典的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。”“$一片害人心

勒肯了些养家缘。”《陈州粜米》中的刘衙内父子乘救灾之机，将

官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，私下改作十两银子一石，斗是八升的

斗，秤是加三的秤，并且在米中搀上泥土和糠秕，从中大发其财。

贪官污吏们就是这样，为饱一己之私囊，敲诈勒索，不择手段，法

律不过是涂饰耳目之具，形同虚设。元代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

一个皇朝，蒙古灭金后，停止科举八十年，选拔官吏不由科举的

途径，结果荐举无定制，出身有多歧，“吏道杂而多端”，钻营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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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，无所不有，一登要津便“纵情破律，以公济私”。（《元史·选

举志》）元初官吏不设俸禄，这无异唆使他们任情聚敛，加深了政

治的腐败。在民刑诉讼上敲诈勒索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财源。

《元典章》十二“吏部”六曾引录某监察御史在一三○一年的一个

呈子。它这样描写诉讼的各种弊端：

　　各处状铺之设，本欲书写有理词讼，使知应告不应告之

例，庶革泛滥陈词之弊，亦使官府词讼静简，公事易于杜绝。

比年以来所在官司设立，书状人多是各官梯己人等于内勾

当或计会行求充应，所任之人既不谙晓吏事，反以为营利之

所。凡有告小事，不问贫富须费钞四、五两而后得状一纸；

大事一定（锭）半定者有之，两家争竞一事，甲状先至，佯状

已有乙状，却观其所与之多寡，而后与之书写。若所与厌其

所欲，方行书写，积或悭吝，故行留难，暗行报与被论之人，

使作原告。甚至争一先，费钞数锭者，又有一等有钱告状

者，自与妆饰词语虚捏情，虽理由曲而亦直。无钱告状者，

虽有情理，或与之削去紧关事意，或与之减除明白示（字）

样，百般调弄，起灭词讼，由是讼庭日见烦冗。

不能认为这个官方文件有何等的揭露作用，由于原作者的地位

和偏见，它只写到下级吏人的舞弊，但是它是具体的记载，可见

元代官吏贪脏枉法之一斑。另据《元史·成宗纪》载：大德七年，

官方公布的贪污纳贿的官吏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，脏款

官钞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（有势力的脏官还没计算在内），因

贪脏枉法而造成的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。多么怵目惊心的数

字！元杂剧包公戏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吏治真相。

昏聩无能是与封建官吏的本质相联系的。包公戏中的贪官

污吏表现得更加出奇，几乎都是“律令不晓”的酒囊饭袋，《神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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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》中的孤云：“官人清似水，外郎白似面，水面打一和，糊涂成一

片。”当有人来告状时，他说：“那人命事，我那里断的。张千，与

我请外郎来。”这些话几乎是杂剧中贪官污吏的共同语言。然

而，这并非是作者随心所欲的夸张。在元代，府、州、县长官一般

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，他们昏聩颟顸，不谙民情，不懂法律，

甚至不识汉文，“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，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

墨者”（赵翼《廿二史剳记》）。他们办事都依靠令史、外郎、孔目

一类属吏，而吏目们乘机作奸犯科，上下其手，胡作非为，像《灰

阑记》、《后庭花》里的赵令史、王堂候官，本身就是杀人越货的凶

犯，他们手里的“一管扭曲作直取状笔，更狠似图财致命杀人

刀”。官如梳，吏如篦，落到他们手里的百姓，冤苦何堪！

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”。这八个字极其尖锐地揭示出贪官

污吏的政治哲学。他们蔑视人权，迷信刑法，刑杖是他们审案的

唯一法宝。《元典章·刑部二》中说：

　　今之官吏不体圣朝恤刑之意。不思仁恕，专尚苛刻，每

于鞫狱问事之际，不察有无脏验，不审可信情节，或惧不获

正贼之责，或贪照察之名，或私偏徇，或挟宿怨，不问轻重，

辄加拷掠，严行法外，凌虐囚人，不胜苦楚。锻炼之词，何求

不得，致令枉死无辜。

当然，他们的刑杖总是落在献不出金银的人的身上。许多无辜

良善被屈打成招，投入监狱，甚至送了性命。在包公戏中，“手执

无情棒，怀揣滴泪钱，晓行狼虎路，夜伴死尸眠”，是公人们的口

头禅。大棒、血泪、死尸构成一幅多么残无人道、惊心动魄的画

面！绷扒吊拷、严刑逼供，更是令人发指。《灰阑记》中“厅阶下

一声叫似一声雷，我脊梁上一杖子起一层皮”，“打的我昏迷，一

下下骨节都敲碎”。这皮枯骨碎，血肉横飞的酷刑图形象地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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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贪官污吏的凶残和丑恶。“有钱的容易了，无钱的怎打熬？”这

不正是封建社会官府残暴黑暗，人民衔冤负屈的状况的生动写

照吗？

贪官污吏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早已有之，但元杂剧

包公戏中的贪官污吏形象却别具一格。作品以中国戏曲特有的

科诨手法和漫画式的夸张，把他们写得愚蠢卑劣而又无耻可笑，

极尽调侃揶揄之能事，字里行间跃动着作者的憎恶鄙夷之情，带

有元代特有的时代色彩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元杂剧包公戏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品，反映了

封建城市的生活面貌。

元代广阔领土的大统一和交通的发达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
《盆儿鬼》等表现商贾到“千里之外”去“将本求利”所经历的风险

和“利增百倍”后所遇到的劫难，在笼罩着迷信色彩的凶杀事件

中，隐隐透露出商人们要求生命财产得到保障的心理和愿望。

可是当时，远出家门的商贾常常遭劫被杀，适足反映了元代社会

秩序的不安宁。《元文类》卷五十七中说：“国初盗贼充斥，商贾

不能行”，“其后燕京多盗，至驾车行窃，有司不能禁。”包公戏正

是反映了这种动乱可怕的社会现实。

与商业的繁盛相联系，元代城市空前繁荣，大都、杭州、泉州

等地人口稠密，商贾辐辏，是世界性商业都市。城市的发展吸引

来一些地主，在城经营商业和典当业。他们家庭中“弟兄们分另

家缘”的纠纷是诉讼案件的一个重要来源，《合同文字》开设解典

库的刘家，《神奴儿》里的李家，都发生了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

的争夺，反映了在商业经济的侵蚀下在城经营地主中宗法家庭

的瓦解和宗法观念的崩溃，这种情况即使在“勅赐义门李家”也

在所不免。作品遣责了图财霸产、恃强凌弱的当家人，反映了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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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中弱者的不幸遭遇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家庭关

系，是如何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。

商业的发展，城市的繁荣，元代城市中出现大量娼妓，《马可

波罗行纪》说大都娼妓“二万有余”，杭州的娼妓“其数之多，未敢

言也，不但在城市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，全城之中皆有”。恩

格斯说过，在阶级社会里，个体婚制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，

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，有了丈夫

的宿娼，就有妻子的外遇，通奸终于成为禁止不了的社会现象。

（参看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第二章，《马克思、恩格斯选

集》第四卷）在元代，个体婚制的两个伴侣———杂婚和通奸，构成

中世纪城市的一个社会问题。因而两性关系又常常引起讼狱。

《灰阑记》中开解典库的财主宿娼娶妓，他的浑家便与人通奸，结

果因奸杀夫，并设计诬陷次妻，独吞家产，造成一场公案。《后庭

花》、《替杀妻》等也都写的是奸杀事件，反映了中世纪城市生活

的一个侧面。

这类以市井日常的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，不像其它

题材那样典型化的程度比较高，但平淡中却还真切，它和同类的

宋元话本一起，开了描写市井日常家庭生活的先例，在文学史上

第一次为我们留下了平凡琐屑而鲜血淋淋的中世纪封建城市的

某些生活图景，为研究元代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。

元杂剧包公戏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揭露和批判，表现了高度

的思想成就。但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它并不只是把腐败

和丑恶展示给我们，使我们消极厌世、悲观颓唐；也不只是以血

泪和呻吟来打动我们，使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。它还

生动地描写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。被压迫者那愤怒的呼

喊、不屈的抗争、复仇的火焰、胜利的信心，给我们以鼓舞和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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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。我国古代许多现实主义诗人描写过人民的苦难，但他们却

很少描写人民的斗争，在这一点上，元杂剧包公戏取得了新的成

就。

面对各种邪恶势力的迫害，人民群众没有逆来顺受、忍气吞

声。他们以愤怒的呼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忿争。《陈州粜米》

里的张#古，作为饥民的代表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，他说：“他

假公济私，我怎肯和他干罢了也呵！”，“他若是将咱刁蹬，休道我

不敢掀腾。柔软莫过溪涧水，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。”小衙内用

御赐紫金锤打他，他宁死不屈，骂声不绝，高声抗议：“难道紫金

锤就好活打杀人性命！我便死在幽冥，决不忘情。待告神灵，拿

到阶庭，取下招承，偿俺残生，苦恨才平。若不唦则我这双鹘鸰

也似眼中睛，应不瞑。”临死还谆谆嘱咐他儿子“遍衙门告不成，

也还要上登闻将怨鼓鸣”，“替我陈州百姓除了这害！”他那强烈

的仇恨，烈火一样的反抗性格，至死不屈的坚强斗志，写得激动

人心，可歌可泣。《蝴蝶梦》写皇亲葛彪无端打死平民百姓，死者

的三个儿子金和、铁和、石和的性格就像金、铁、石一样刚硬，他

们自己动手惩罚了凶手。他们的母亲支持儿子们的斗争，她不

承认“打死人不偿命”的特权，指着葛彪说：“使不着国戚皇亲，金

枝玉叶，便是他龙孙帝子，打杀人要吃官司！”她带着胜利者的骄

傲，指着被惩罚于血泊中的葛皇亲尸首说：“想当时，你可也不三

思，似这般逞凶撒泼于行止，无过恃着你有权势，有金赀。则道

是长街上装好汉，谁想你血泊内也停尸！正是‘将军着痛箭，还

似射人时’。”这无异是一首元代的锄霸歌，热情赞扬了被压迫者

的反抗精神。

此外，这些作品中也常常写到鬼斗。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

在现实斗争中常常需遭到失败以至丧命的悲剧，另一方面也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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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了人们死而不已的韧性斗争精神。《生金阁》中的郭成被庞衙

内铡死之后，提了头还追打庞衙内，并至包公衙中告状，终于使

冤仇得报。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振奋，《盆儿鬼》被

害者的骨灰烧成尿盆还阴魂不散，发出声音为自己伸冤，复仇的

意志是何等坚强！《后庭花》、《神奴儿》等作品也都描写了冤魂

告状报仇的故事。这些作品中的鬼魂都是积极之鬼，反抗之鬼。

鲁迅在《女吊》中曾经称赞绍兴人民“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

仇性的，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、更强的鬼”。包公戏通过鬼斗表

现了人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也反映了人们斗争胜利的美好

愿望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，不能简单地把这

种描写等同于封建迷信。

三

元杂剧包公戏一面揭露滥官酷吏贪脏枉法，任情用刑，炼成
冤狱，一面写包公摘奸发覆，洗冤雪枉，奖善惩恶。清官与贪官

两种形象鲜明地映衬对照着，贪官贪且昏，清官清且明，所谓“清

耿耿水一似，明朗朗镜不如”。（《合同文字》）。

在元杂剧作家的笔下，包公首先是一个执法不阿、铁面无

私、除暴安良的形象。《陈州粜米》中他说：“我从来不劣方头，恰

便似火上浇油，我偏和那有势力的官人每卯酉。”当朝中重臣刘

衙内闻知包公要到陈州查访时，悄悄把包公拉到一旁，要包公

“看觑”一下他那为非作歹的儿子和女婿，包公的回答却是扬起

手中利剑：“我这上头看觑他！”刘衙内恼羞成怒，公然以自己的

权势对包公威胁恫吓。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挑战，包公以一腔

耿耿正气给予了他义正词严的回击。到了陈州，查明实情，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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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斩了杨金吾，锤杀了刘得中。在《鲁斋郎》和《生金阁》中，他对

作恶多端的权豪势要鲁斋郎和庞衙内依法惩处；在《灰阑记》和

《神奴儿》中，他对贪官昏吏郑州太守苏顺和“本处官吏”也毫不

留情。作品突出表现了包公不避权贵，扶正压邪，为民除害的本

质特点。正因如此，他每到一处“那当差的民户喜”，“那干请俸

的官人每怒”，“一个包龙图暗暗的私访，唬得些官吏每兢兢打

战”，权豪势要“尽皆敛手”，凶暴奸邪“无不寒心”。

同时，包公又是一个精明、智慧的形象。他注重事实、巧妙

断案，为被害者伸冤理枉。《蝴蝶梦》里，葛皇亲打死了百姓王老

汉，按王法无需偿命，包公为了给无辜的王三出脱罪名，用一个

死罪的偷马贼顶替。《生金阁》里凶手庞衙内是不能派人捉拿

的，包公就以喝酒为名把他邀请了来，又利用衙内的弱点，“智

赚”了“生金阁”。《陈州粜米》里，包公知道小衙内有紫金锤，于

是他请来了势剑金牌；又知道刘衙内稍晚于他，取得了皇帝的赦

书，要特赦小衙内和杨金吾，这对断案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
但是他利用了皇帝给刘衙内的是一纸“赦活不赦死”的御书，便

来了一个不及掩耳的迅雷，抢在刘衙内持赦书来之前就处决了

小衙内和杨金吾，等刘衙内赶到时，看见的只是他儿子和女婿的

尸体，可赦的活人就只有张小#古一个人了，《鲁斋郎》中他也巧

妙地利用了皇帝诏书的空子乘机杀了鲁斋郎，至于《灰阑记》中

那别出心裁的“灰阑拉子”的断案方式，更令人折服。在黑暗的

封建社会，少数清官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，要惩治具有各种特权

的权豪势要，就不得不采用特殊的策略。清官形象的塑造者们，

面对社会现实，能够看出其中的某些矛盾，但不可能提出真正解

决这些矛盾的可行方案。因而，他们便赋予清官形象聪明多智

的特点，这里具有浪漫色彩，但却也反映了元代的特定现实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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